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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
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
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世情􀳁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世情􀳁风雅颂􀳁世情􀳁人间小景

经过闹市，水果摊叫卖山楂果，红彤彤的果实，
新鲜饱满，带着宽大的绿叶，很好看，便询了价，买
了一斤，回家用竹编的篮子盛着，摆在桌案，很喜
人，一时想起在太行山的日子。

那是上大学的时候，与同学一起去太行山写
生。时值深秋，草木零落，漫山遍野的山楂树，结满
了山楂果，很壮观。这蔷薇科、山楂属的落叶乔木，
春夏开白花，秋冬结红果，又名山里红。从远处看，
浓绿的枝叶间，挂满红红的果子，在灰黄枯败的深
秋里格外显眼，即便是忌酸的人，也会忍不住摘上
一两颗，放在手心，把玩着，观赏着，然后咬上一口。

下榻在农家庭院，悬崖之上的二层石屋，名崖
上人家，居在险峰，日日粗茶淡饭，俯瞰山岭云雾，
别有一番意境。石屋后有棵粗大的山楂树，树冠盖
及屋顶，树干倾斜，易攀爬，我坐在树杈上，看着满
树山楂果，很新奇，小时候爱吃糖葫芦，喜欢山楂的
酸甜，却不知山楂果结在树上的模样，总算满足了
好奇心，坐在树上许久，这儿的山楂果大而圆，果肉
厚实，也甜些，摘下往衣服上蹭两下，便塞进嘴里，
酸甜可口，尝了新鲜。

我们日日提着画板画笔颜料，早晨出去，黄昏
归来，在山野里寻景画画儿，山野之景多姿，山楂树
无处不在，山腰上、山谷里、悬崖上都有它的身影，
所以每日除了采风画画，最欢乐的事，便是爬树摘
山楂果了。在层林尽染的秋日，在山野林木之间，同
学们放下了所有的烦恼，放松了心情，与自然相通，
与山野相融，男生上树打果，女生树下采集，就这
样，因山楂果，树上树下不知不觉产生了情愫。一起
画画，一起摘果食果，看太行山的巍峨，秋色容颜之
好，是怎样的欢心，这像极了电影《山楂树之恋》。

我是记录者，也是独行者，独来独往，在山野间
探寻未曾去过的地方，从山顶下到山腰，再溜到山
谷，跑了个遍，也不嫌累，天生有着冒险气质，去探
索不曾走过的路，不曾看过的风景，不曾吃过的美
食，天地间的孤影，在荒山野岭一番折腾，爬树收集
着不同的野果，用袋子装着，舍不得吃，集了满满一
袋，有山楂、山梨、野苹果、核桃、柿子等等，这些果
实后在回程的火车上捂坏了，一一丢弃，实在可惜。

除了爬树摘山楂果，独自爬山也是难得的欢
乐。天色未明，同学们还在熟睡，抹黑起床，去看看
更高处的风景，数小时攀爬，上天眷顾独行者，为我
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太行山云海日出长卷，极为震
撼，身在此山，站在山巅看群山起伏，感受着这条山
脉的雄浑之势，那些被烟云淹没的太行八陉，古道
关隘，走过了多少秦人与赵人，江山如此多娇。而
今，一山分两地，山西与山东。

夜晚吃完饭时，我把山上的所见，描述给同学
听，三位女同学来了兴趣，央求着我带她们一起去爬
山，我怕山路不安全，最后经不住她们说，便答应了。

第二日凌晨，山间起了雾，下着小雨，依旧没有
改变她们爬山的决心，我在前，她们在后，谁也不
说话，摸黑前行，越爬天越亮，越爬山越高，云雾越
薄，不觉爬出了云雾，行至山巅，恰好旭日东升。其
中一位女生非常开心，躬着腰，身体向前倾，双手握
喇叭状，对着山下客栈的方向兴奋地大声呼喊：“小
锋……小锋……小锋……”

她似乎使出了全身的气力在呼喊，嗓音喊到嘶
哑，希望山下仍在沉睡的他能够听到，呼喊声回荡
在太行山的山谷间，那份决心与勇气，竟是不管多
远，仍要呼喊出他的名字。他们的爱情，穿透了太行
山厚厚的云雾，在山楂树下，开出了最灿烂的山花，
终究没有越过皖南皖北的江河阻隔。

多年以后，小锋突然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那头哭
泣，说他正在切菜，切着切着眼泪哗啦啦地下来了，
很痛心，竟把最爱的人给弄丢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安
慰他，开花不结果，拥有却离散，这就是遗憾吧！

山楂果有药用，治得了肉身之痛，治不了离别
之伤。山里人采摘回来，切成片，晒去水分，晒成褐
黄色的果干，是味中药，泡水喝，有健胃消食之效。
小时候得了肠炎，吃大把的药，常犯，不见好，偶然
吃了两斤山楂片，便好了，真奇。

山楂果有酸甜，酸涩甜蜜交织，恰似生活酸酸甜
甜，又一年秋去冬来，买了两斤山楂，无所谓酸甜，不
如加一斤冰糖，一起放入罐中，发酵酿酒，待至深冬，
煮上火锅，热气腾腾，翻滚的酱油萝卜烧肉，邀三五
好友，雪夜酌饮山楂酒，实在逍遥。忙里忙外，没闲
下，又至深夜，泡了杯山楂水，热气腾腾，抿了一口，
心想，人生怎会没有遗憾，怎会没有困境，生命之路
没有坦途可言，没有捷径可走，一切的挫折与困难，
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被克服、被战胜。

山楂树

清晨，我上山拔笋，无意中瞥见一块大
石头上覆满了绿油油的苔藓。前段时间这
片苔藓还干黄不堪，死气沉沉。没想到，入
春不到一个月，它就迅速改头换面，绿得如
此纯粹，生机盎然。

苔藓总是带着几分神秘。原本干净的
院墙，在经过一段阴湿的日子，墙脚便悄然
蔓延了一片苔藓。一段时间未见的老树，不
知何时披上了厚厚的苔藓。冬天才打理好
的果园，春天地上就覆满了苔藓。它总是在
不经意间以悄无声息的姿态登场。那些无人
问津的砖瓦缝隙，废弃古宅的台阶边缘，或
是潺潺溪流旁的光滑石头上，都是它肆意生
长的舞台。它偏爱隐匿于潮湿的角落，于幽
暗中静静蔓延，像是岁月遗落的密语，默默
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无论什么地方，一

旦长了苔藓，氛围也会变得幽秘起来。
我俯下身仔细观察这片苔藓。它附着在

石头上透露出一种奇特的流动感。一根根细
小的苔藓茎叶毛茸茸的，尾巴尖上还顶着一
截新长的绿芽，浅浅的，好似绿色海洋上泛起
了粼粼波光。凑近了看，每一根茎叶像一棵棵
树苗，整齐地挨在一起，简直就是一片微型丛
林。在这片“丛林”里，一只细小的甲虫躲在
苔藓下一动不动，仿佛没了生命气息。我捡
起一根小枝条，在小虫的背上轻轻碰了一
下。它顺着苔藓缝隙惊慌逃窜，踉踉跄跄地
跑出两三厘米，方才停了下来。我突然感到自
己的冒昧，不该去惊扰一只幼小的生灵。那一
刹那间，我是否打破了它的美好幻想呢？

苔藓丛中还散落着几只小蜗小牛。它们
驮着精致外壳，缓缓移动。眼前这片鲜绿的

苔藓忽而向四周蔓延，我仿佛来到一片辽
阔的草原，蜗牛们化成牛羊，正悠然地踱步
吃草。微风拂过，草浪翻涌，送来泥土与青
草混合的清香。我闭上眼深吸，沉醉在这片
梦幻的草原，分不清究竟是现实闯入了梦
境，还是梦境偷换了现实？

我再次仔细逡巡这片苔藓，惊讶地发现，
这片微型丛林里繁衍生息着许多小生命。微
小的白色虫子，静静伏在苔藓下，两根小触须
轻轻抖动着，像是在悠闲小憩；棕色小甲虫忙
忙碌碌穿梭其中，不知疲倦地探索着每一处
角落；绿色的小蚱蜢时而顺着苔藓杆茎爬上
顶端，时而落在苔藓丛中左右移动，似在寻
找着什么。在这片微观世界里，我读懂了生
命的动人诗篇。它们微小到常被忽略，却以
惊人的韧性与自然共振。这些沉默的生灵让
我明白，自然从不会轻视任何存在，每缕阳
光、每滴雨水都平等地滋养着所有生命。朝
阳升起来，透过层层枝叶洒下的细碎光束，
像许多金色丝线垂落在苔藓上，为这个奇妙
的微观世界增添了一抹温暖氛围。那些微小
生命，在属于它们的世界里构建起独特的秩
序，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精彩。

苔藓的幽微世界
罗江燕

侧头瞥见左手边的窗玻璃上，落着斑驳
的影子。阳光透过窗外香樟树，洒下明明暗暗
光斑，有时凝然不动，有时轻轻颤动。“斜照悭
窗影，停云足野情。”我静静望着窗上的风影
与光痕，翻书、写字、敲键盘、挪椅子，生怕动
作大了，扰了这一隅的气流，惊散一窗光影。

“山窗影里，松竹参差。”元朝倪瓒也有
一扇窗，山窗映松竹，禅意自现。我这扇窗的
景致并不出众，闭塞的民居遮住了窗的下半
截，天空仅余上方三分之一，目光难及远方；
窗景里还有一些横的竖的、粗的细的、白的
黑的电线。一日日重复劳作中，这一窗光景
却给了我许多细碎的欢喜。

“眼前无长物，窗影见清风。”窗前，翻往
日随手记，得几片轻盈羽叶。

某月某日，人间小寒。晨起还是阴雨绵
绵。午间天光乍作，两点光景，又复归阴沉。
窗畔香樟树上，一只雀子在枝头跳跃辗转。我
轻手轻脚开窗，还是惊动了它，扑棱棱飞走
了。耐心等了一会儿，它又飞来了。片刻，又飞
来一只，两只雀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在枝
叶间腾挪、嬉戏。满心欢喜地看了好久。

某月某日，晴。冬日清晨的阳光，还带着
几分清冽。窗外的香樟树，沐浴着晨辉，墨绿

的叶片上，晕开一层渐次鎏金的光晕。选取一个
角度和一定范围，定格阳光的颜色。生活万事，
也如这帧待拍的画面，要想留住心中的美与
好，总要学会适时删减，剔除繁杂，提取纯粹。

某月某日。窗朝西，正对着那棵香樟树。午
后两点，微风拂过，阳光在叶隙间闪闪发亮。“你
看，那里有三只鸟雀。”我压低声音唤她。树丫
间，三只灰羽雀儿挤成一排，尖尖的喙互相啄
着，叽叽喳喳。“快拍，拍下来。”“怕惊飞了它
们。”她也依过来。我们掏出手机，打开相机模
式，一切动作在急促、慌乱中带着一点默契和雀
跃。三只小脑袋，忽而一齐转向左，忽而一同偏
向右，忽而两侧的雀儿齐齐凑向中间那只。“它
们在干吗？”“许是三口之家。”“也可能是三角
恋。”我们的讨论压着声。此刻，一个物种对另一
个物种的好奇，达到了顶点。不多时，其中一只
飞走，又一只飞走。最后一只留在枝上，来回踱
着步，侧着脑袋，似是带着几分尴尬打量我们，
而后又装作若无其事，慢慢隐入枝叶深处。

某月某日。晨时的天空是灰蒙蒙的一
片，午后却蓝得像刚染的幕布。我不知道这
中间时段，天空是如何慢慢变化，还是陡然
切换。那一定很精彩。我没能聚神凝望，忙着
翻几行文、看几段视频、回几条微信消息。我

好像很忙。但我错过了最好的天光景致。就
这样，我在日复一日里错过许多美好。

曾读过一篇小说，女主住在铁路边矮屋里，
窗台上养着一盆极寻常的植物，绿意盎然。火车
驶过，气流涌动，那株绿植轻轻摇曳。这是男主
眼中的画面，也正是这抹生机，让他动了心。

我喜欢一些细节。文学作品大都通过细
节来完成人物的爱恨情仇。生命本就藏着多
重面相，外表平静之下，或许是波涛汹涌的心
事；光怪陆离之外，可能藏着一片不染尘埃的
纯净；看似冷漠的眉眼间，说不定裹着滚烫的
热忱。没有一种文字能将这复杂的人生、斑斓
的世界描摹得泾渭分明，也没有一种音符、一
幅画作，能将生活的本真完美复刻。那些伟大
的文字、画作与乐章，不过是试着捕捉些许触
目惊心的瞬间、动人心怀的感触、灵魂相撞的
悸动，一咏三叹，余音袅袅，便已是人间精粹。

人生哪里是几个片段能涵盖的呢，我们
这么长这么长的人生呵！人生或许真的只是
浓缩在几个瞬间，几窗光影里。

一窗光影
冯润青

雪湖灯景

声音把大小乔
从千年瓷枕里惊醒
她们睁眼时
北宋的文人正把词牌
写进灯影的韵脚——
其中一阙
是周瑜误听的琴音

谁的笔
在历史的湖面上
刻下一行涟漪

孔雀展屏，那抹幽蓝
不是绽放，是在水里
倾诉孔雀东南飞里每一个字
每一根羽毛
都藏着一盏灯
和掌灯的指纹

红梅翻过古城墙
挤进人潮的缝隙
在灯火里
氤氲成一朵朵笑脸
那是有人在枝头
提前埋下了春天

千盏灯火写成诗行
千年文脉缀满小城
无数举起的手机
正在争抢
时间的切片

流光溢彩的不是灯火，
是流年，是一城的盛景
滚烫的人间
把雪湖烧沸
把火焰撒向天空
溅成了万千星子

梅 语

你向我走来时——
衣角沾着春天
未曾落下的泪花

满地落梅
铺成温柔的留白——
是你不曾说出的话

我把梅香捻成纱
在薄雾里
绣一朵将开未开的牵挂

雨突然停下，问我：
你是不是，
真的爱上了它？

我不敢应声——
只怕那纷飞的花瓣，
一朵一朵落在肩头，
羞怯地替我回答。

程结南的诗

云
海
听
涛

周
文
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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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不远处停着辆三轮车，车上的蛇
皮袋鼓鼓囊囊，车身下堆着一堆蚌壳。一位
老人斜倚着车身，神情淡定自若，与身旁小
贩急于出货的焦灼模样截然不同。

我想起家里腌好的咸肉，咸肉烧河蚌可
是本地打嘴不松口的经典农家美味，便走
上前问道：“大爷，蚌怎么卖？”

“去壳后十元三斤，新鲜得很，划算。”老
人的声音透着庄稼人特有的朴实。我没还价，
直接递过去二十元。他伸出指头发白、带着明
显皲裂的手，一边拣选河蚌，一边念叨：“这是
我昨儿在溱潼南边河里扒的。天一冷，蚌就爱
往沙泥里钻，得费不少劲才能扒上来。”

“溱潼离这儿可有几十里水路呢，您还
特地去那么远的地方扒蚌？”我满心好奇。

老人咧嘴一笑：“这算啥远？我最远南到
过扬州，北到过邳州哩！我有条带舱棚的船，
吃住都在船上，哪儿有河蚌，我就往哪儿去。”

“蚌都埋在淤泥里，您咋知道哪儿有

呢？”旁边一位顾客也凑过来插话。
“用耙子探呗！”老人说着，顺手操起一

把勾刀，掖了掖身上那件辨不清颜色的围
兜，“耙子往河床上一探，碰到硬硬的东西，
敲着有闷闷的笃笃声，那准是有蚌。一条河
有没有蚌，探一探河床，我心里就有数了。”
话音刚落，他便将勾刀迅速插进蚌壳，手腕
轻轻一翻一抖，肥嫩的黄蚌肉瞬间就脱离
了蚌壳，动作麻利得很。

“您现在扒蚌，一年能挣多少钱？”有人
拉着家常问道。

“两万块左右吧！现在政府给我们发高
龄津贴，我扒扒歇歇，钱根本花不完。”老人
抬了抬胳膊，不无自豪地说，“看得出来吗？
我今年八十二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吧！”

“您不说，我们真不信您都这把年纪了！”
听着众人的赞叹，老人兴致更高了，打

开了话匣子：“我干这行当可有年头了。十
二岁那年，我爹没了。他生前一到冬闲就去

扒蚌补贴家用，我从小看着，这手艺算是家
学。”说话间，老人已经帮我把蚌肉处理妥
当，还仔细剔除了里面的泥肠。

“可惜老伴走得早，没享到啥福。”老人
的语气添了几分怅然，“她比我小七岁，是
同村人。当年她看上我，说就图我人好。可
我家那会儿穷得叮当响，就一间丁头草舍。
她倒不嫌，说不要啥家私，只要坐在铺上够
得着锅就行。后来她娘家来相亲，我未来老
丈人发了话：‘不要你三间屋，起码也得有
两间土坯房吧！’我就自己去取泥，连夜踩
着烂泥，用手揉匀拍实脱成土坯，亲手搭起
两间茅草棚，这才成了家。现在啊，我的孙
子都住上别墅了，我都抱上重孙子啦！”

“您这岁数，也该歇着享享清福了。”我
忍不住劝道。

老人摆摆手，笑着说：“牛扣在桩上也是
老，做得动就干点活，身子骨反倒舒坦。”他
把处理好的蚌肉装进袋子递给我，还不忘细
细叮嘱：“回去用盐把蚌肉多揉捏几遍，再用
刀背把蚌唇拍扁，这样烧出来才鲜烂入味。”

回到家，我依着老人的嘱咐忙活起来，
蚌肉里加了葱姜蒜和红辣椒，慢火细熬。熬
好的蚌肉汤，泛着诱人的奶白色。餐桌上，一
大盘咸肉河蚌青菜汤刚端上来，便被一扫而
空。这滋味，真是妥妥的农家佳肴才有的。

扒 蚌 翁
沈玉年

叶枯得越来越深，寒冬
很快就要过去了。而人世间的寒凉
还在继续

凤凰山上，柏香树的籽年纪尚小
冬至过后，它们会随母体被人们取下
焚烧。为人类熏制美味的口舌之物

湘江河满河面的悬浮物
只有在河水枯竭才能紧贴河底
才能踏实地安放自己的一生

人到中年
你为自己还会为爱流泪而感动不已
寒风凛冽
而我给你编织的围巾
还未来得及收拢针脚

雨落江天

先是预设了场景
然后，你从场景中走出
雨突然就大了起来
你还未来得及收拢的长袍
衣角滴着水滴

而油纸扇被你慌张地散落在小舟
江面被雨雾笼罩
小舟荡啊荡
它不知其所
多像场景内外不知所向的众生

深冬辞（外一首）

罗天玲


